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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踏进深藏在深山中的硐口大寨，我的脚步总

会变得沉重起来。这个村寨对于我来说，有太多

的意味，让我一生都在魂牵梦萦。

我的祖先沉重的足音，伴着疲惫不堪的呻

吟，大约在千年前悄悄地钻进了这片还是虎狼盘

踞的深山。这片深山箐林中有很多溶洞，成为先

人们最好的栖身处所。直到今天，山洞对于我和

族人们来说，就是“家”的概念，是神的护佑。

不知何年何月硐口大寨得名“若旦（ronld-

lead）”，意思为山洼里的村寨，形象地概括了村

寨所处的环境、地势与形状。从这里走出来的

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记住，肉身来源于那

个曾经守护祖先的山洞，灵魂亦然如此。我小的

时候，从爸妈嘴里得知我的族亲在“若旦”，“若

旦”在方圆20公里被称为“摩觉摩若”的地方。

带着神秘的想象，14岁那年，我和五六个朋

友徒步从早上走到天黑，来到了贵阳市最南端的

村寨——硐口大寨。从那个时候起，无论我走到

哪里，除了记住父母留守的家乡以外，我就记着

还很重要的硐口大寨。遇上能和我用苗语交流

的苗族人，我就介绍：我是“若旦洞”的，对方也会

介绍他是哪个洞的。

先人们对曾经护卫过自己的山洞有着深厚

的情结，过年的时候总是去复燃香火，去寻觅岁

月的沧桑，去吹响芦笙重复迁徙的步伐，去感念

大地赐予的护佑神。每年春节都去回望这原来

的“家”，于是便有了跳洞习俗，相沿成习，也成为

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重要仪式过程。

二

多年过去，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来到

硐口大寨的那一天是正月初四，正好是杉坪跳

洞的日子。我们在路上遇上了从杉坪跳洞退

回来的长长的人流，穿着蓝色长衫的男青年一

路吹着芦笙，一身白红相间的女青年足踏笙音

轻盈而随，情话全部由芦笙那轻扬的笙音表述

出来。

我们在硐口大寨待了五六天，想去我的直系

祖先的屋基上种几棵树留念。懵懵懂懂听说，有

人怕我们种树以后，会回来争占老屋基。那时我

不明事理，但心里想，我们怎么可能来到这儿住

呢？绝对不可能，这里有一块田属于我们吗？有

一方土给我们种菜吗？

原来，人们的顾忌是因为一个古老的传说。

我的一位直系祖先离开硐口大寨，传说后来变得

大富大贵，定居在美丽的花溪河畔。到戈榜尤党

当家做主时，他长大了的两个儿女非常向往长辈

传说的硐口跳月。禁不住儿女的一再恳求，戈榜

尤党同意兄妹俩回“老家”参加正月初八跳月。

日落西山，人们都退场了，戈榜尤党的两个儿女

不知走进哪一家去借宿。数代人都没有回来认

亲，这些族人还乐意接受兄妹俩吗？

天空已近昏黑，兄妹俩唱起了那世代传唱

的古老的歌，寨老听到了不轻易吟唱的祖曲，

寻到了那对兄妹，万分欣喜地安顿了他们。洞

口大寨笙音不断，把这兄妹的心收留了，不想

再回花溪。于是，戈榜尤党举家离开花溪，分

两路前往硐口大寨，一路用七匹马驮运的金银

财宝顺利抵达，另一路七匹马驮运的财富却永

远没有了归途。

难道有人担心我们会回来清算戈榜尤党当

年七匹马驮运的金银财宝购置的田产地产吗？

时代已经翻天覆地，一切都成灰飞烟灭。

三

虽然不能再去种树，却坚定了我们留下来的

决心，一定要看看正月初八的跳月。它为什么能

够让我的那位祖先和他的妹妹那么矢志不移地

要移居这里，让他的父亲“戈榜尤党”被迫离开美

丽富庶的花溪。我看到，人们不断地涌进村寨里

来，在那块平地上，小伙子吹着芦笙激情舞动，姑

娘们牵手列队踏着奔放的芦笙韵律欢舞尾随。

围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同心圆，情与爱在这样的同

心圆中顺时针旋转。在这样的旋转中，情爱没有

旋晕，却是让爱变得更加坚定。

晚上，几乎每家人都住进了不少姑娘和小

伙，他们没有继续吹芦笙，而是唱歌。不知道他

们有多少情需要倾诉，不知道有多少爱需要表

达。不少人家的火堂上的灯光照明到天亮，照耀

着歌声，照亮了那心与心碰撞的电波。

和父亲一起行走花溪的次数不多，记得很清

楚，每一次他在花溪河上的大桥之上深情地端祥

清华中学，总会说那是戈榜尤党发家的地方，脚

下曾经的桥是戈榜尤党出资一半修的。不知道

那座他曾经见过的花溪河上的古桥是不是真的

由“戈榜尤党”出资修的，但我肯定那是父亲的一

座美丽的心桥。

四

在都市里混沌了多年，但我的心还在乡村的

旷野上飘摇，故土不时地安顿着我的灵魂。今年

春节，我又来到了硐口大寨，这是我第二次到这

里来看跳月。

在跳月之前，在七八个寨老的引领下，来跳

月的人们来到了古老的跳洞遗址。一个歌师提

出建议，我们不只遵循遗俗来这里举行开启跳月

之前的跳洞仪式，我们还应该感念我们的祖先为

我们创造了这样的珍贵跳洞文化，理当以敬畏之

心向山洞行祭拜之礼，向祖灵告慰。一个民族的

歌师通晓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通晓礼俗与

人伦，通晓人神沟通的秘密，歌师受到万分的尊

崇，歌师的话语分量沉重。于是，大家举行了三

拜鞠躬。

在这个溶洞里跳芦笙，是一个祖先披蓑衣戴

斗笠带头兴起来的，歌师的分量更重，那么三拜

鞠躬完全有可能从此兴起来。每一个传统仪式

的举行，都是符合大众的信仰心理的规约。

我急着深入其中去探究让祖先得以藏身，

并使得一个家族发展壮大的山洞，一睹它的神

奇与秘密。回归祖先居所，荡人心魄的芦笙在

山洞里阵阵响起，唤醒了地心深处的祖灵。我

感觉到了大地与生命的交响，轻笼了我的一抹

幽婉和感伤。

从山洞里穿越出来，我的身心被净化了一

次。这山洞对于我来说，它是神圣的。匆匆地走

出山洞来，我的心有太多的依恋，从此一别，不知

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我的渴念只能藏在心底深

处了，这样也好，让我的心真实地落在这山重水

复、莽莽苍苍之中。

我敬畏这个永远的“老家”，数亿年前她就已

经由神灵修建好了，春温秋肃，静谧地与周围的

青光绿影促膝相处，专门等待我的祖先到来，让

他们安身立命。见证过人生沧桑、历史悲凉，祖先

们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但她不曾改变，她永远

宁静自守地等待，等待着后辈们继续来回望……

走进
“非遗”

跳洞：回望“老家”
□王炳忠（苗族）

古代“仪式戏剧”的推陈出新
——评彝族古剧《撮泰吉》 □欣 荣

“纯绿色”、“无添加”、“原生态”、“接地

气”……走出剧场的观众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

着，难掩内心的激动。乍听这些字眼，像是在评

说一种绿色无公害的有机蔬菜，然而在这里大

家说的可不是什么蔬菜，而是一个来自西南边

陲、名不见经传的少数民族小剧种——彝族古

剧《撮泰吉》。

作为参加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的

剧目之一，贵州彝族古剧《撮泰吉》近日亮相北

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撮泰吉》主要讲述了彝

族祖先创业、生产、繁衍生息、迁徙的历史，反

映了人类从蒙昧状态逐渐进化、解放双手直立

行走的神话故事，弘扬了勇于牺牲、乐于奉献

的民族精神，彰显了毕节地区悠久厚重的彝族

文化底蕴。该剧以其古老悠久的题材、古朴而

又新颖的表现形式、鲜活独特的表演以及精美

绝伦、气势宏大的舞台呈现方式，带来了极强

的视觉、听觉冲击力，令京城观众耳目一新，倍

感“震撼”。

“撮泰吉”为彝文译音，“撮”意为“人”，“泰”

意为“变化”，“吉”为“游戏、玩耍”，三字联系起

来翻译，可理解为“变人戏”或“人变戏”，是一种

古老的戏剧表演形式，被当地人认为是“人之

初、舞之始、戏之源”。了解戏曲史的人大都知

道，中国戏剧史一般认为在北宋繁华城镇的“瓦

子勾栏”中演出的“杂剧”为中国戏曲成熟的标

志，我们称之为“宋杂剧”。这个时间大致为11

世纪中叶，如果以此为时间节点上推500年，大

致在初唐年间，中国戏剧已经出现雏型，相关剧

目及其表演形式有歌舞小戏（如《踏瑶娘》）、角

抵戏（如《东海黄公》《参军戏》）、皮影戏、傀儡

戏、木偶戏等。在唐之前，与戏剧有关的就是巫

术祭祀、乐舞。按照王国维的观点，有歌舞而不

演故事的叫“乐舞”，演故事的才叫戏剧。而彝族

古剧《撮泰吉》恰恰是在祭祀仪式中，完整地演

绎了一个有因果关系的戏剧故事。因此，戏曲理

论家曲六乙说：“《撮泰吉》是中国戏剧的‘活化

石’，至少把中国戏剧史上推500年。”这种戏剧

自1984年被发掘出来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极

大兴趣。2005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少数民族戏剧剧种的重要代表，彝族

古剧《撮泰吉》的重要价值或许并不仅仅囿于其

戏剧艺术所能达到的成熟度和高度，更在于其

在文化传承上所彰显出的弥足珍贵的重要意

义。《撮泰吉》原剧是在荒山野岭或村头场坝上

表演，时长大致为10分钟。这次应邀晋京参加

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的舞台版《撮泰

吉》，由黄湘担任总编导，集合一批国内知名专

家对原剧目进行了精心编排，将这部充满文明

“密码”的戏剧，从荒山野岭搬上戏剧舞台，在保

持原始戏剧韵味的基础上，加强了该剧的情节

吸引力和戏剧张力，使该剧目更具可看性和震

撼力。正如黄湘所言，舞台版彝族古剧《撮泰吉》

演出了从猿到人的进化历史，再现了原始戏剧

的经典范式，呈现了“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念，张

扬了奉献牺牲的民族精神。中国戏曲音乐学会

会长朱维英看过《撮泰吉》后说：“我是搞戏剧音

乐的，该剧音乐我最为欣赏，木击、石击之音与

远古剧情天然一体，效果非常好。” 《撮泰吉》剧照


